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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晟

“瓠子 ，味淡 ，可煮
食，不可生吃，夏日为日
常食用。 ”《群芳谱》里，
明代农学家王象晋用寥
寥几句， 道出了瓠子的
特性。

在我的家乡，瓠子与
黄瓜、豇豆，同为夏令蔬
菜。 因不能生吃，所以无
需多种，院墙边上巴掌大
的空地，种三两窝就够。

清明前后， 将几粒
瓠子种进空地， 无需特
别照料，太阳一照，雨水
一淋， 种子就拱出嫩绿
的新芽。 过不了几天，青
嫩的藤蔓顺着搭好的架
子爬上墙头，伸至房顶。
风一吹， 藤蔓间开出白
色小花，再一吹，结出油
绿的瓠子。 一条条胳膊
粗细的瓠子，盈盈绿绿、
高高低低挂在藤蔓上 ，
令人欢喜。

元代王祯在 《农书》
中说：“瓠之为物也，累然
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 ”对
农人而言， 瓠子或许算不上什么佳蔬，随
便煎炒煮炖，就做成家常小菜，最能彰显
乡民们清淡的生活。

煎瓠子最常见，将其刨皮，洗净切片。
锅中放少许菜油，烧热，倒入瓠子，煎至两
面金黄，加盐、酱油即成。 宋朝食谱《山家
清供》里说：“瓠与麸薄切，各和以料，煎麸
以油，煎瓠以脂，乃熬葱油，入酒共炒，瓠
与麸熟，不惟如肉，其味亦无辨者。 ”古人
那是大鱼大肉吃腻了， 想吃清淡素食，变
着花样做菜。 我小时候正相反，顿顿素菜，
很少吃肉，母亲用菜油煎瓠子，出锅前再
加一小勺猪油，吃起来真有几分像煎肉。

瓠子清炒，味道亦佳。 将去皮清洗后
的瓠子切薄片，炒至半熟，拍几瓣蒜，或切
一小撮韭菜放进去同炒，清新甜爽，最具
瓠子本味。

周作人在《瓠子汤》中写道：“夏天吃
饭有一碗瓠子汤，倒是很素净也鲜美可口
的。 ”的确，炎炎夏日，喝一碗瓠子汤，既消
暑又润肠，不失为一件美事。

小时候，夏夜里家家户户都到稻场上
纳凉，晚饭就在凉床上吃，一盆瓠子汤，一
筲箕汽水粑，便是乡村生活的缩影。

小满过后，新麦上市，面食成为餐桌上
的主角。 蒸汽水粑时，将瓠子去皮切条，放
进锅底的清水里，锅周围贴几圈面粉做的
汽水粑，盖上锅盖，小火慢蒸。 等锅盖周围
雾气腾腾，汽水粑就蒸好了，锅底的瓠子
也煮烂了。 晚风习习，蛙鸣阵阵，蝙蝠在头
顶飞来飞去，萤火虫在草间闪闪烁烁。 一
块汽水粑，一碗瓠子汤，吃得人额头冒汗，
胃里却清爽舒坦，燥热仿佛也减去了大半。

现在想想，那时条件有限，瓠子很多好
吃的做法母亲都不曾做过， 比如瓠子炖大
骨。将大骨焯水去腥，加酱油、盐稍稍翻炒，
倒入砂锅慢炖。待七分熟，将去皮的瓠子切
成块，倒入砂锅与其同煮，等砂锅里咕嘟
咕嘟直冒气泡，撒上葱花即可上桌。 瓠子
吸收了油花更加甜润， 大骨因瓠子的加
入而不油腻，二者相互成全，方成美味。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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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兰

夜里下了场雨，次日早晨空气无比清新。 走在小区
楼后的水泥路上， 一阵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 举目四
望，十几朵迎风绽放的金黄色小花映入眼帘。

去年小区维修改造时， 将楼后一片草地用水泥抹
平了，不知是工人操作出了问题，还是冬天太冷，水泥
路面出现了裂痕，竟有蒲公英从水泥缝中冒出来。

这十几株蒲公英长得生机勃勃， 不与栅栏外的桃
花比美，也不与马路边的树木比高，有泥土就自信地发
芽，有雨水就肆意生长，有空间就努力伸展，不引蜂蝶，

无人呵护，享受着远离喧嚣的宁静。
看着它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我不由地想起了张

师傅。
几个月前，单位机构改制，我从后勤调到了野外，

成了一名巡线人。 去大山里报到那天，风很大，感觉身
体能像风筝一样飞起来。 在呼啸的风里，身材娇小的张
师傅顾不上管我，一会儿拎着管道检测仪检测，一会儿
又去绑管道的标识彩旗，直到消除全部安全隐患，才用
那双满是泥土的手在我的报到单上签了字。

大山里环境艰苦，目之所及都是山林。 巡线时，有
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路， 但张师傅硬是带我们修出了一

条条小路，几天下来，我的脸晒得又黑又红，手上也磨
出好多水泡。 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我像一棵枯黄的野
草，整天耷拉着脑袋，晚上一钻进被窝，就偷偷抹眼泪，
第二天工作更是无精打采。

我的低落情绪很快引起了张师傅的注意。 每次巡
线时，她都会嘘寒问暖，而且一有空就告诉我：“巡查
是为了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安全生产，绝
不是为了划卡而巡检。 ”有次坐着休息，她忽然指着山
上的野花说：“你应该和它们一样，向阳而生。 ”我转过
头，看了看那些散落生长着的野花，感觉它们倒是和
张师傅一样，身处荒山野岭，却以一己之力默默装点
着大山的容颜。

正想着，一束阳光从楼宇的间隔中挤过来，悄然落
在脚下的水泥路上。那一缕耀眼的金光，是这些蒲公英
最美的“大餐”，只见它们一个个挺起湿漉漉的脑袋，
向着阳光尽情舒展。 此刻，我好像能感受到这些植物
的激昂，还有积极向上的品性。

以前见过不少成片的蒲公英， 长在平坦的田野
里，随时随地能享受阳光的抚摸，随时可以聆听路人
的赞叹，而这十几株蒲公英诞生在背阴处，纵然不被
关注，却依然安静生长，一旦有阳光雨露，就会尽情绽
放……这一点，令我惊喜，并忍不住赞叹：“它们的模
样像极了张师傅，那种逆境中的顽强，应该成为我的
榜样！ ”

想到这些，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心境不能一直待
在黑暗潮湿的环境里， 一定要走出去， 让阳光照在身
上。 这时，手机突然收到张师傅发来的一条消息，她问
我，单位组织一个“周日巡查活动”，是自愿加入，不算
加班，很苦很累，要不要参加？ 我毫不犹豫地回复说：
“参加，再苦再累，都愿意！ ”

此时，一阵风吹过，一朵朵耀眼的黄色花朵随风摇
曳，那一个个倔强的身姿，似乎在证明，不起眼的微小
照样能美丽。眼前这一幕，也更加坚定了我参加活动的
决心，我相信，一朵小花似乎微不足道，但千朵万朵汇
聚在一起，就会将美蔓延向远方。

（作者供职于延长石油七里村采油厂）

■任卓越

晨起推窗，感受不到一丝风，看不到一朵云，天空
湛蓝，远山清晰。 扫了一眼日历，才发觉自己已在这座
小煤城工作了整整三年。

这是一座一条河流傍城而过的城市， 河流规整
有序，像个衣着整洁的姑娘，干练端庄，显露出精心
梳妆的痕迹。或许身处群山环绕之中，小城总是多雨
多云多雾，给人一种诗意之感，不时出现的斑驳的楼
体和广场上高高矗立的矿工雕塑， 似乎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和厚重。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煤炭系统，当被分配到这座城
市，心中竟莫名地欢喜。也许是从《平凡的世界》中感
受过矿工生活的酸甜苦辣，我对这里有一种久违的
好感，好像有熟悉的气息穿越时光，让我通过断壁
残垣来窥探它曾经的辉煌。后来，我翻阅了很多关于
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资料， 深知当时的它有诸多
的繁华艳丽之处。

它，便是铜川。
这是一座依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城市，很多人尤其

是中老年人， 他们的工作都跟煤有关。 与他们相处交
流，听那些曾经下过矿、挖过煤的老前辈讲述激情燃烧
的岁月，钢缆钓日、乌金飞瀑、蛟龙潜洞、缆车如梭……
热火朝天的场景历历在目，回忆里仿佛都是斑斓的光
影，唯有追忆刻在他们皱纹交错的面颊上。 突然想起
路遥笔下的孙少平最后回到久别的矿上时那段描写：
“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 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
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 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

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他依稀听
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 这是
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

记得参加工作刚满一年时，我走到大铜川矿务局
矿工俱乐部门口的红旗桥上， 知道了桥体建于 1966
年。当时我在想，50 年前，是否也有一位像我这般大的
青年矿工，站在煤城的中心地带憧憬未来———即便条
件再艰苦， 自己也会像桥下一条小小的溪水一样，积
攒一点一滴的水珠，积蓄奔流的力量，有朝一日绕过
村庄边缘，绕过山坡，穿过幽深茂密的苇草和树丛，冲

过河流中间的大石头，奔向远方的湖海。
工作三年了， 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逐渐加深，知

道它在黑夜里凝视着你，聆听着你，滋养和感化着你。
现在的它，处处充盈着烟火气，既流溢出煤城的厚重
和曾经的辉煌，也萦绕着现代文明的繁荣，更释放出
勃勃生机和活力。

如今的我， 依然深深地热爱着铜川这座城市，以
一名新时代煤炭人的身份，与它一起，描绘着更美好
与光明的未来……

（作者供职于陕煤运销集团蒲白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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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树明

刮土晒盐的季节到了。
阳光下，白茫茫的盐碱地，闪着银光。 中午的阳光最是毒

辣，让人无法正视。 父亲头戴斗篷，弯着腰，手握锄柄，用力刮
着脚下的盐土，刮出的盐土轻薄、细碎，还有一点花白。

太阳光是火，落在父亲身上，变成了汗水。 他脖子上挂着
的毛巾湿漉漉的，随着身体摇晃，白布背心也湿漉漉的，紧贴
在后背上。

我用瓷盆从柴塘中端来水，小心翼翼送到父亲身边。 父亲
双手接过，送到嘴边，仰起头，咕咚咕咚几口喝完，随后扯下脖
子上的毛巾，在盆中淘上几把，胡乱擦了把脸，又脱下背心浸入
盆中，拎起拧了两把，重新穿上身。

刮下的盐土晒几天后， 父亲用小推车运到挖好的盐卤池
旁。 盐卤池靠近水塘，有一张席子那么大，在凹坑中用树棍、芦
苇搭成。刮下的盐土摊在厚厚的芦苇上，倒上水，一根空心的向
日葵杆作为流卤管道，将淌下的盐卤导入下方盛卤的小缸中。

淌下的盐卤挑回家后，我们找来各种盆和碗，摆放到门
前的菜园间隙，将卤水舀入其中。 一个中午，黄黄的卤水就
开出如雪的盐花。 待卤水渐渐变少，开出朵朵盐花，晚上便可
以收集起来。

几十年过去，父亲刮土、淌卤、晒盐、收盐的场景依然历历
在目。 他的一生犹如晒盐，经受重重苦难的煎熬，悄无声息结
晶成盐，为全家调和出幸福美味的生活。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 20年代的响水口，童年时期经受了多次
变故，一生也是颇为坎坷。 作为家中长子，他 6 岁就跟着爷爷经
商，与爷爷一起艰难地支撑生活。 18 岁时，他成家并自立门户
后，在外租房，用向亲友借来的几十块钱，在响水口摆起了小摊。
那时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手推车，父亲像挑山工一样，靠一根扁

担，挑起一家人的生活。 为了多赚钱，他时常风里来雨里去，徒
步到百里外的新浦海洲、 陈港海边盐场挑回大盐， 贩来小百
货，一分一分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着家庭生活。 在那以后的
六十多年中，父亲遭受了无数挫折，可憨厚本分的他始终默
默忍受着，没有怨天尤人，在困境中为全家人撑起一片天。

为什么一撮盐土能成就厨房中的美味？儿时我向父亲提出
疑问，他抚摸着我的头，指着太阳下的盐花说：“一撮盐碱土，不
经过烈日的暴晒，不经过水的洗礼，不承受反复的煎熬，就无
法结晶成盐。 做人也是这样，千万不要怕吃苦。 ”

我记住了父亲这句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遇到了很
多困难，但我勇敢地迈过了一道道坎，默默咬牙忍受着人生烈
日的炙烤，化卤成盐，如父亲一样，悄无声息地开成一朵芬芳
的盐花。 （作者供职于江苏省响水县住建局）


